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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如何成为小说 

———兼论梁振华长篇小说《新青年》

胡梅仙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摘　要］怎样让历史成为小说，这需要作者能进入历史的本质和人物的心灵，让历史成为一种审美和道德的叙述。怎样将
笔墨深入到每一个民族个体的探索、抉择、命运、灵魂，让历史呈现出一种复合多重的面貌，或者呈现一种具有历史美学和历

史诗意的风貌，人性、人情、日常生活的血肉对历史细节的充盈是保持作品具有人性宽度和历史深度感的一种最好的叙述方

式。《新青年》中作者自我代入式的表现方式和暗含自我形象的塑造是这部小说能够赋予江流这个人物以血肉灵魂的重要

原因。作者的愿望通过故事和人物找到了自己内心一直隐藏的情结，就是为历史中挺身而出的一代新青年塑像，以此完成

自己在历史中一次自我的热血有为的青年形象的模拟塑造。

［关键词］《新青年》；历史叙述；个体生活与命运；自我代入式叙述；热血青年形象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６）０２－００１７－０９

ＨｏｗｔｏＷｒｉｔｅ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Ｎｏｖｅｌ
———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ＬｉａｎｇＺｈｅｎｈｕａ’ｓＬｏｎｇＮｏｖｅｌＮｅｗＹｏｕｔｈ

ＨＵＭｅｉｘｉ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００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Ｈｏｗｔｏｗｒｉｔｅ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ｎｏｖｅｌ？Ｉｔｎｅｅｄｓｔｈｅｗｒｉｔｅｒｔｏｅｎｔｅｒ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ｃｅ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ｏｆ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ｍａｋｅ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ｂｅｃｏｍｅ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ａｎｄｅｔｈｉｃａｌ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Ｈｏｗｔｏｗｒｉｔｅｆｏｒｔｈ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ｏｉｃｅ，ｄｅｓｔｉｎｙ
ａｎｄｓｏｕｌｏｆｅｖｅｒｙｅｔｈｎｉｃ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ａｎｄｅｎｄｏｗ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ｏｒｐｏｅｔｉｃｆａｃｅ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ｌｉｆｅｆｉｌｌ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ａｎｋｅｅｐｔｈｅｂｒｅａｄｔｈ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ａｎｄｄｅｐｔｈ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ｂｏｏｋｓ．Ｔｈｅｓｅｌｆ－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ｌｆ－ｉｍａｇｅｉｎＮｅｗＹｏｕｔｈｗｅｒｅ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ｅａｓｏｎｆｏｒｅｎｄｏｗ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ｌｉｕｗｉｔｈｓｏｕｌａｎｄ
ｆｌｅｓｈ．Ｔｈｅｗｒｉｔｅｒ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ｓｅｌｆ－ｓｈａｐｉｎｇａｓａｈｏｔ

"

ｂｌｏｏｄｅｄａｎｄｔｏｐ－ｎｏｔｃｈｙｏｕ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ｈａｐｉｎｇ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ａｎｅｗ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ｙｏｕ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ｔｅｐｐｉｎｇ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２０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ｅｗＹｏｕｔｈ；ｈｉｓｔｏｒｙ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ｌｉｆｅａｎｄｄｅｓｔｉｎｙ；ｓｅｌｆ－ｉｎｔｏ－ａｃｃｏｕｎｔ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ｉｍａ
ｇｅｓｏｆｈｏｔ－ｂｌｏｏｄｅｄｙｏｕｔｈ

　　梁振华的长篇历史小说《新青年》因自我代入
式叙述以及其对于历史的想象和其中因为历史的

局限而表现出无能为力感。作者在小说中力图用

历史中的个体的生活细节、人性、人情表现出个人

的命运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其中所要重点表现的对

于新青年热血的思索。作为一个年轻的作者，对于

历史的深沉、成熟的思索，让读者崇尚热血、历史的

进步的同时，又不由得去反思历史的反复、轮回以

及其魅惑的薄雾，这是令人激动又惊喜的。特别是

其中的自我代入式叙述让江流这个人物具有了血

７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８－２８
基金项目：广州市教育系统创新学术团队课题“文学经典与文学教育研究”（１３Ｃ０５）
作者简介：胡梅仙（１９６９－），女，湖北赤壁人，广州大学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第２期（总第１０９期）

肉灵魂，这无疑是一个成功的中国现代历史、社会、

思想转折中的热血青年形象，足以鼓舞今日中国之

青年，激励其热血。

　　一　历史叙述中的想象和无能为力

历史是已经过去的时间，它是凝固的，小说是

虚构想象的产物，怎样让历史成为小说，不要让历

史中的人物束缚了作者对于历史空间、场景、历史

中的人物事件和心理的想象，这需要作者能进入历

史的本质和人物的心灵，让历史成为一种审美和道

德的叙述。挖掘出历史的本质，赋予人物历史的本

质内涵，还只是写作的第一步。怎么样想象、填充

历史人物的生活和心灵，这是历史小说给作者提出

的难题。在历史中的这个人物他具有什么样的行

动能力？他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本质？他具有特定

历史时代的什么样的灵魂？这个灵魂是切合了历

史本质的，最能反映那个时代这个独特个体的心灵

追溯和痕迹，特别是一个特定的时代里的个体的人

又会表现出的人类普遍性等。历史小说的独特性

应该是历史处境和时间给予我们的沉淀性思考。

这是历史的独特本质，文本因为附着在历史之上，

可以给我们一种对于历史的重新评判和多种想象：

想象多种的历史可能，暗示多种的历史面貌，以及

历史人物中最具有历史本质的历史印记和灵魂

烙印。

对于历史小说来说，一方面是靠想象的翅膀支

撑着作者在历史的区域里自由翱翔，另一方面又会

表现出不能逃脱历史超越历史的叙述者的无能为

力。这种无能为力常常在历史小说中普遍存在，就

是既要保住历史区域的绝对可用，又要保证它的绝

对正确。在泛舟于历史的江河中既要保住和历史的

不能脱离，同时又要保证不能仅仅做一只历史江河

中行将被淹没流逝的扁舟。历史的有效性是它的容

器和“即将”的功能，它能包纳什么？将在下一步形

成什么？变为什么？《新青年》中关于民间的现实描

述、知识分子形象的改写和人物的命运出路等，我们

既可以看到作者对于历史的进入、想象，也可以看到

身处历史中的作者和人物无能为力的一面。

怎样让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脱离政治、主流意识

形态的影响，让众多的历史人物活动起来，不是用

善恶的评价去处理他们，而是用情感的评价去描写

他们呈现他们，历史将会变得更具有血肉和个人

性。时代性与个人性的结合让人物在具有典型的

历史印记时同时又是独一无二的属于历史中的个

人的，有这个人物独有的身体气息、说话的口气、走

路的姿态。当你读一部作品时，你希望能看到一些

潜流的东西，一些被正统历史埋没的景象，它往往

表现着时代的另一种声音，而正统的历史总会轻轻

抹去这些历史的痕迹，让人们看不到时代和时代中

人的全部面貌。作者对码头上当差的阿义的那段

用笔不多的描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阿义对妻子

阿凤说：“要出大事了！反了，那帮狗日的要反

了。”［１］５这句话非常符合被迫参与造反的阿义既愤

怒恐惧又无奈的心理。阿义因为欠了革命者余汉

民的情参加革命，妻子阿凤的又哭又寻死也是理所

当然，最后阿义写下了革命者的名单交给官府。江

流的父母骂他辱没门风，是家族的逆子。这些都是

时代的真实。并且文中用阿义反对革命的口吻说：

“谁叫你们做的是这些造反的勾当，天理不容

啊。”［１］７是非常真实的对大多数害怕造反、不懂革

命的民众的思想的描写，说明作者写作时的心态是

成熟的，他既不反对、抨击那些反革命的人，他们是

平常人群中的一人，他们毕竟占多数。他也不因为

要维护那些平凡的稳定的生活，对少数的革命者不

抱以崇高的理解和敬佩。

在对知识分子的模写中，小说作者常常会将人

物刻写成人们在头脑中早就有的影子，正好符合了

人们的审美期待，同时也带来审美的懈怠。江流这

个人物给了我一种新鲜的血液，他似乎带着基督山

伯爵的影子，人们不仅爱基督山伯爵的勇敢和智

慧，更爱他作为男人的坚贞和担负。江流作为中国

看起来比较懦弱的知识者群，却完全扫除了知识者

的懦弱、畏怯、犹疑、无能。果敢的力量表现在周鲁

身上显然不如在江流身上更有魅力。知识加果敢，

这正是作者赋予江流这个人物的魅力的原因，它契

合了读者对知识分子的不满和期望，对革命的知识

分子的想象和要求。文中写江流怎么越狱，怎么救

魏国，怎么三个人一起到南洋找孙中山先生。面对

重重封锁，他们总能有勇有谋，化险为夷，给小说增

添了讲故事带来的光彩。

用生活填满历史的空隙，在对历史人物的改写

中，明显能感到作者对侠义的偏爱，把置于革命中

的主人公更多地用侠义、情义情节来构织填充，会

让人物更充满血肉感、可信度。

作者对人物侠情的偏爱有时大于革命的道义，

所谓革命有时也不过是一种情义的实现。历史中

无数个人命运和事件的偶然造成了历史的必然。

这种在革命情怀中植入侠义的写法对于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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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意义的，革命包含了一些偶然性，包含了很多

不定因素，特别是涉及到单个的人，这种单个的人

在小说中的描写正是小说能冲出人物模式化的有

益尝试。让人物更具个性化一点，甚至更特殊一

点。在江流身上，我们能看到这个人物的独特性，

包括他的革命史、他的出国求学、他在北大讲性学，

这当然与江流的原型张竞生的个人经历有关。最

重要的是，作者赋予江流这个人物身上的革命者的

诸多勇敢和智慧，这些都是原型张竞生的人生经历

中没有的。作者在张竞生的前期设想了他的革命

生涯，这个革命生涯的设置比现实中的张竞生的革

命生涯远充满惊险和智勇。这种英雄豪情和柔情

的结合让江流这个人物非常具有现代一些知识分

子的经历体验，同时又是稀少宝贵的，所以更令人

向往、更难得。

怎样将笔墨深入到每一个民族个体的探索、抉

择、命运、灵魂，让历史呈现出一种复合多重的面

貌，或者呈现一种具有历史美学和历史诗意的风

貌，这是每个历史小说创作者都应考虑的。诗意就

是历史和人性的本质，挖掘出诗意的、潜在的历史，

这对于历史小说的创作至关重要。在历史被掩盖

的细节和情节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充满着人性、人

情、血肉的历史。这种对历史的细节充盈是保持作

品具有人性宽度和历史深度感的一种最好的叙述

方式。

历史的沉淀哲思、凝重感、空间场域以及历史

本身具有的意义可以给处于历史场中的人物更多

的意义。特定的历史场景远胜于一般的历史场景

所能赋予人物身上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

史具有分解自我意义到每一个人物身上的功能，一

个有特定历史场域的人物心灵描写对于作家来说

挑战更大。在文本中构织历史和人物正是运用了

历史的意义功能，这也是很多作家青睐于历史小说

的原因。一个人物有时不需要行动，只要把它放在

历史中，就像给他穿上特定的衣服，他就具有了灵

魂一样。这种历史衣服赋予灵魂的可能性正是很

多作家因此而忽略了历史中人物灵魂的一个重要

的原因。因为一个方面的存在而忽视了另一个方

面的被需要，读者也会这样。而对于历史小说，其

实可以做得更好。我非常喜欢、赞成历史小说创

作，大而重、史诗式的作品会包含着更多的民族文

化、民族风俗、民族多重心理。最重要的是，我们还

能享受到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和超越，从历史中挖掘

出本质和诗意。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来自回忆，历史

正是容纳回忆的有效场所。有容量才会有大的包

含，没有比历史这个场域更大的包容空间了，宇宙

可以容纳无穷的空间想象，却找不到人类时间的痕

迹。只有在历史中，我们才能看到自己的面容和身

影，否则，我们将无以认识自我。回忆常和人类的

自我确证、不甘心紧紧联系在一起。历史给了人类

一个塑造自我形象，充满信心向往未来的自有者形

象。在《新青年》中，作者在江流这个人物身上容纳

了很多作者向往的品质，毋宁说是作者的自我形象

通过江流这个人物得到构建。看梁振华平时写的

评论文章，多次谈到对于尊严、热血的推崇，对于怯

懦的不耻，对于民族正义的维护。作者在江流这个

人物身上是寄予了作者的情怀的，这个人物包含了

作者的所有对于新青年的概念，有勇有谋、敢作敢

当的新青年正是作者愿意倾心塑造寄予理想的人

物形象。作者在后记中说，一直都有写民国那一段

历史的愿望，但却没有契机，直到一天看到了关于

张竞生的传记，那一刻，张竞生这个有着特别经历

和生活实践的新青年让作者产生了去重新塑造、描

写他的动力。我想，这是因为张竞生这个人物正好

是作者心中新青年的形象。我们只知道张竞生是

一个五四时期提倡性教育的学者，却不知道他还有

一段作为革命者的历史，革命加知识分子的双重身

份正好暗合了作者心中的新青年形象。这样的理

解和确认应该说是有历史来源的。鲁迅曾经在《范

爱农》中就提到了在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密谋刺杀

清廷重臣的事，这些人大都具有近代知识分子的革

命者特征。所以，作者用张竞生为原型创作的江流

正是作者一直在寻找的能激荡他的新青年的形象。

在历史人物身上寄予自己的情怀，往往会让历史人

物带上自身的影子，这可以让历史人物更加血肉、

人情化，同时，也会让历史人物可能携带了作者的

意图而变得其本身身份模糊起来。作者给江流的

结局看起来充满着乐观，可是却让人有一种失落、

前途茫茫的感觉。不知历史中的张竞生有否有此

种心境。无论如何，江流的失落其实也可以看做作

者在热情热血耗尽之后的无所适从和空虚茫然。

文中，历史叙述的客观化，自我代入性叙述，穿

梭于历史和文学之间的话语想象，回忆和重构历史

的努力，足以表现出作者构织小说的能力。作者力

图表现在历史中的个人的个性、精神、灵魂，从对历

史的寻觅中找回热血。在获得历史知识的快慰时，

同时也能感受到个体的人的思想情感，因之为他们

的命运担忧和焦虑。现在的诸多小说文本人物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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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得急躁浅薄，把人物置于有意味的特定的历史

中，这样会让人物具有更多的内涵。历史环境可以

加强人物形象行动的意义，或者让人物的行动更多

地获得历史、文化、政治赋予他的除了基本人性之

外的内涵。把人物放在他的特定历史处境中，会更

突显出人物被历史裹挟的创造性或者无能为力的

一面，这样人物不但获得了自己的个性，也获得了

历史的特性。而这正是历史人物最有魅力、最能给

人启示的地方。比如文中有的人物是被迫卷入创

造历史的潮流中。他们本可以像普通民众一样默

默地生活、默默地死去，可他们因为人情、爱情、情

意、莫名卷入等各种原因，他们的手上要染着这辈

子他们都没想过要沾的血。同时那些被卷入历史

中的人又会带来他们的亲人命运的改变。这些都

是历史带给单个个体的无能为力和个体对历史的

有所作为。妓女林月仙的死，哑女丁香的死，都是

属于对于历史无能为力的一群。而丁香的父亲终

于还是选择了帮助江流助周鲁出狱，这也是他的主

动选择。即使带着一点无奈的意味。而这种无奈

的意味往往在历史中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就是

他的最终选择达致的效果。即使有犹豫，有不安，

但最终还是用生命践履了人性一瞬间的光辉。这

个决定其实是很重要的，历史更为看重的是行动产

生的结果和意义。一个行动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

死命运，甚至可以改变历史。有人说孙中山的反清

更多的是因为他向清政府上书没得到重用。但无

论孙中山出入何种目的，他的革命行动在历史中留

下的滔滔波浪、莽莽创痕，这才是最重要的。周鲁

去南洋见孙中山，见得不是很顺利，周鲁不满意，骂

骂咧咧，作者不想因为要美化孙中山就把周鲁见孙

中山写得容易而又热情洋溢。作者对革命初力量

的薄弱、散乱状态、资金的缺乏等都有真实的描写。

我想这是一种忠实于历史的写法，会让读者从中不

仅得到对于个人命运的关切，还有对于其中历史叙

述的信任。同样，在一个激烈变换、激情洋溢的大

时代，像方兰、邓玉秀这样的女子形象也不是像武

侠小说中那样是凭空塑造的，我们从她们的身上可

以看到秋瑾等革命者的影子。

在面对政治的屠杀中，作者不知道怎么安排魏

国的行为。这也即是政治与反抗之间的永恒的冲

突。魏国要用手中的权力去枪杀手无寸铁的学生，

学生的不满、反抗行为又妨碍损害了政治的权威，

怎么协调政治与民众的不满、反抗，作者似乎并没

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魏国当初的革命行为

不是为了国家、民族、民众的的解放和自由吗？当

他握有权力时，他却被迫要行使自己的权力去屠杀

爱国、争取民主自由的学生。魏国好像倒退了，他

所有的一切革命的行动在这时成了一个巨大的讽

刺，等于说魏国否定了他当初的革命行为，也就是

否定了他自己的坚定的信仰。在政治权力的获得

中似乎重新回到革命以前，魏国经历的好像是一次

历史的无效循环。作者无力解决政治和反抗之间

的关系，也无力让魏国怎么能坐在权力的椅子上实

行当初自己心目中的革命后的蓝图。权力和革命

理想出现了冲突。只有江流这个无权的知识分子

还在坚守保留着最后的当初的理想，虽然这个理想

的蓝图并不是很清晰，但绝不是魏国所走的路。作

者最后设置了一个国民军北伐的未来引导着新青

年江流充满豪情乐观地朝望着远方的黎明时刻。

如果江流像魏国一样被命运赐予了权力，他将没有

机会展望未来，而被展望的未来不过是为了巩固清

朝帝制覆灭的成果或者是新一轮权利的角逐。无

论如何，历史是在往前走的，反复的是历史，不变的

是人情，永恒的是正义和热血。这个问题的无法解

决正是作品透露给我们的深入思索，因为无人能解

决这个问题。魏国不能解决，只能入空门，作者不

能解决，只能让魏国在失去爱妻之后进入心灰意冷

的宁静之地。

魏国处于权力的中心，他所行使的权力却不能

保卫他心中所梦想的自由。权力的强制性和压迫

性在某种意义上与自由正好处于对立状态。当民

众影响到统治者的统治权威时，权力者一定会不惮

用武力维护自己的权威。在统治者的权力与民众

的权利、心声之间总会有时不时的冲突，在这种时

候，权力者不希望看到流血，可民众的心声却又要

得到合理的表达，唯一的方法是解决民众呼吁的问

题。如果统治者存一点私心，民众可能就不答应。

当魏国看着学生被军阀的机枪无情扫射时，这时暴

露的不仅是军阀的腐败无能和私心，更表现出了魏

国理想破灭的悲剧。曾经舍命追求的不是自己今

天所要的。自己追求的又是什么呢？魏国或许也

不是很明确，或许现实根本解决不了。未来的社会

应是什么样的？权力该怎样与民众调和又保持自

己的权威？对于新青年来说，任重而道远，不是推

翻了清政府就可以实现自己心中梦想的社会蓝图，

不是手中的枪只是做样子来维护和平。周鲁带的

学生要被迫作战，文中这一段的描写尤见作者在这

方面思考的用意。武力不仅是用来维护和平、恐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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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手的，手中有枪子弹随时可能出膛。从这里也可

看出权力的强暴和无奈。

权力机制无处不在，深处权力体制中的人怎么

反抗历史，怎么表现自己的主张？怎么全身而退？

魏国的结局是可以深思的。在这个意义上，魏国的

自我隐没是对权力的无能。鲁迅曾说：“我觉得仿

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

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

的奴隶了。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

人。”［２］魏国以往想摆脱奴隶的地位，没想到他自己

成了残忍权力的奴隶以及新的权力者的奴隶。魏

国一心想望的民主、共和原来是这样子的！更为可

怕的是，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权力者主宰的历史，怎

么样让历史不要被专制和权力主宰，让民众有着更

多的自由、权利，这也是从文本中我们可以延伸思

索的问题。

　　二　历史叙述中的个体生活和命运

作者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使他把晚清革命

纳入一个与主流意识形态相符合的叙述话语中，晚

清革命成了一个寄予作者热血的场域。如果没有

晚清背景，没有这个三千年未见之变局的时代，这

场热血、情意、道路的探索不会衍生出瑰丽的令人

愿意去想象的更多意义。

在认同主流话语的基础上，作者也表现出了对

当时社会和人的真实现实、潜在潮流、社会多种道

路的探讨。虽然作者没有着力去描写这些他所触

及的社会现象和思考，可我们仍能看到作者并不是

一味地认同当时主流话语，而漠视时代背景下民众

的真实生活和心理。文中有阿义出于报答革命者

余汉民准备帮革命者弄军火回家和他老婆的纷争、

最后准备报官的插曲，魏国、方兰安谧幸福生活的

插曲，江流回家农村风俗习惯的插曲，日本人伊藤

武教官女儿千鹤救周鲁的温馨插曲，这些插曲无疑

让这部小说增添了生活的血肉和滋味，这是构成这

篇小说生活底子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这部分，这篇

小说将会显得只有英雄气，而没有生活味。日常生

活细节的充盈、历史人物命运的偶然性、叙述的自

然性让《新青年》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时代、社会

的现实，而且也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人生、美、未来的

想象。只有把生活味一丝一毫地渗进历史小说中，

才能保证历史小说建立在人的生活之上的来自于

生活血肉的充满个性的历史表达。历史小说大有

可为，怎样从历史中寻找人物的心灵和时代的灵魂

至关重要。同时，写历史人物历史小说，如果用一

种超越于当时代的眼光再来进入他们，必定会赋予

历史人物历史情境更多的意味。

新青年相对于当时的清政府以及主流意识形

态、传统习俗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异己、反抗力

量；相对于一洼静水的民众总体来说，也是一种当

时社会的破坏力量。边缘性正表现着新青年的先

锋性、从外围突进社会中心的渗透影响能力。正像

每一种新思想、新改革都会遇到来自于传统的、习

俗社会的阻碍，以及自身固有的不完满所带来的自

我困惑和外界阻力。从外围向中心的突进以及中

心的退出消隐潜藏形成了社会的能量循环，社会新

的生机活力得以呈现。这也许正是作者心中新青

年的形象。从社会的边缘带着新时代的使命和豪

情进入历史的中心地带，用热血、情意、知识、思想

赋予民族、时代新的活力。

我们可以看出文中作者与当代的主流意识形

态一直处于一种比较谐和的状态，推翻封建帝制、

赞美北伐、揭露军阀等，我想，这也是作者对于历

史、社会所以乐观的原因。无论历史怎么循环，作

者所抱有的这份乐观以及对热血、尊严、情意的礼

赞，是这部作品中最为感动我的部分。它决不是浅

薄的，它是对历史的思索和对人的信心。无论权力

的暴力、主流的迫害、人性中的卑微猥琐，如果还有

这些作者乐观的所在，我们没有理由悲观，没有理

由“不辞长作新青年”。江流不仅是民国时代的新

青年形象，更是作者心中所有时代的新青年形象，

他昭示的是民族的未来、永远自信的力量。

在塑造热血青年一系列的行动时，作者对于他

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灵体验也做到有意识地去描写。

无论是面对历史和生活，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耐心，

一定会让更原初的生活更充分地在文本中呈现，因

之带来的原初生活本身有一种不可言代的丰富性。

生活的丰富性在对生活的原初呈现中得以充分地

表现出来，这就是生活的胜利，这种慢的写作带来

的生活的丰富性也就是历史的丰富性。在历史小

说创作中，希望作者能把历史里的人写得更具有生

活化、心灵化，这些可以消解历史因为流逝给我们

带来的想象的空白，而对历史的想象的填充正是历

史小说最为重要的素质，这种填充不但靠一系列的

行动，而且靠历史人物的生活内心、灵魂纷争来深

入。作者在文中插入的一系列似乎与反清、革命无

关的生活细节和情节让这部小说尤具有历史、思考

深度，特别是江流在法国留学的学习细节以及和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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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教授的一番关于美的生活、未来社会的想象的对

话最能表现出作者的辽阔境界和高远思想。

对于热血的表达也可以用一种沉敛的方式，找

一个小小的洞口，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方式，在人们

心中慢慢弥散开来，成为一股涌流，能够长久激荡

在心间。这是一种可以让人回味的热血，它来自于

一种沉默的牺牲，一种深思熟虑的放弃和承担。它

一定要与生活、心灵密切相关，才能保证它的深入

度和持久度。比如文中对革命者赵伯声的死的描

写可谓意味深长。作者写黄花岗起义失败，赵伯声

一生的心血和期盼成空，面对着那么多死去的生

命，他将以何来回报他们，他因为无以回报，所以他

的生命在经过有力的反戈一击失败后处于一种慢

慢衰颓的状态，这种状态是无以面对死去的生命的

生命无力状态，此时，他所能做的，就是让生命迅速

地寂灭，以此来了却亏欠的重负。赵伯声这个人物

是无数默默无闻或者有名有姓的反清知识分子加

革命者的代表，他们的历程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和革

命者在时代巨变中探索中国道路、自我寻觅意义和

责任的历史。在他的身上，可以赋予他更多的探索

的意义，无论是行动上，还是精神心灵上的。江流

是小说中最为丰满、立体化的一个人物形象，可以

看出作者对这个人物的偏爱。作者在写到江流时，

运用的大都是一种自我代入式的写作。他几乎把

江流写成自己，所以才会让江流这个人物焕发出光

彩。江流几乎聚作者心中所有的好的品质和精神

于一身。江流有时就像周鲁、魏国、王应的审判者，

或者他们身边一个清醒的提醒者。作者让江流的

家庭因为他而受难，而他也成了一个受难家庭中的

背叛者，这种背叛尤让人心痛，这需要一种革命的

决绝力量，江流似乎代表了这种革命力量的坚韧和

坚持。

作者在赞颂热血和情意的同时，也对自己在文

本中欲构筑的一种神圣氛围给予了质疑和消解。

他让魏国的另一种面貌取代了他本可以的改过自

新，他让周鲁跟随恬淡的千鹤去构织安宁的家庭生

活。文中出现的全是完美、生死的爱情，作者对爱

情的毫不置疑可能受到张竞生、汪精卫本人的经历

影响，也可能是在一部历史小说中一时还来不及思

考放置一些复杂的情感和爱情。作者重在写革命

热血和知识分子的命运，爱情就在文中占据次要地

位了。可作者对爱情的态度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

有意味的问题。他没有想去探究一下与爱情相伴

随的复杂的情感，可能与作者对爱情的美好体验和

愿望有关。文中设置了一个张若兰的表姐褚鹃，虽

然她有浅薄的嫌疑，但她离开江流后似乎心里仍然

是爱着江流的。她离开江流似乎有着更多的无奈。

而在对完美爱情的向往和想象中，作者似乎无能力

建造一种真正可以相爱到老的完满爱情。月仙、丁

香、方兰的死亡，表姐褚鹃的投入别人怀抱都给爱

情添上了很多的缺陷或者阴影。家庭在文中的隐

没除了革命的原因外，像江流对紫英的看似有理却

是致紫英死命的冷漠态度，表现出了作者对完美又

可以相守爱情的不自信。江流在法国和恋人的无

奈分离，在爱情到来时的多次犹疑，这些都表明了

爱情在革命年代或者人生中的短暂易逝。革命一

次次地消解爱情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燃起仇恨之

火，而是为了验证人间真情、爱情的存在以及延续

英雄和美人历来在历史中的动人关系。

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鲜明的写作

愿望和意图，其后面还可以摸索出作者很多潜在的

思索。将故事置于多种声调中，让故事具有了一种

回归历史真实的意味。那些偶尔闪现的或者隐隐

约约透露出的某个人物某个场面对于作者来说同

样具有值得思索的意味。作者文中并没交代小说

开头告官的阿义后面的故事，我觉得这种写法是可

取的，不是每个人的结局都要交代得清清楚楚，只

要这个人物这个情节在小说中的作用表现出来就

可以了。很多出场的人物不一定要交代他们后面

的事，江流几人到新加坡途中遇到流落挣扎在异国

他乡的中国人的那一节的安排非常好，读者可以因

之了解侨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和悲惨处境，这种日常

生活在革命旅途中的填补，不仅给小说增添了有益

的故事，更让文本表现出一种脱出历史、主流、热血

的来自于日常生活的松弛和从容。文中也没交代

那个被王应资助的中国人的结局，但这个中国人在

文中的作用已表现出来，就是为了表现王应大公无

私的救助情怀，不需要再交代他以后的事情。我一

直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作者的这种处理方法是非

常符合人的写作、认识问题的思路以及读者的阅读

视野的。读者并没觉得有什么欠缺，或者认为必

须、一定要知道他们未来的结局。写作的方法有很

多种，作者无须被成规约束，也许不符合过去规范

的小说正是一种新的小说创作手法。不需要给每

个出场人物一个交代。这个人物的功能行使完就

可以永远下场。

　　三　历史叙述中热血的两难

这里主要就两点来探讨，一是《新青年》中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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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血的弘扬和思考；二是对于民族潜在热血精神的

挖掘。热血是这篇小说最给人激励的地方，作为一

部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是热血之后能留给我们什么

样的思索。作者找到了晚清到民国１９０７年到１９２７
年这段时间的时代灵魂是热血，这是我非常赞成的

一个时代主题。周鲁这个人物在文中的行动常常

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他性格火爆，行动迅速，有一腔

正义和热血，是一个在关键时刻令人觉得爽快的热

血人物，特别是他毫不犹豫地杀死残忍地杀害中国

水兵班长并向他的尸体吐唾沫的英国商人威尔逊

的壮举令人拍手称快。中国就需要这样果断用热

血铸就的无忧无惧的英雄，凭着自己一时的热血、

正义，不能受辱受欺，为兄弟报仇，那一刻什么都不

需要想了。逞一时快意是个贬义词，有时它却可以

剥落伪善、软弱、犹豫而成为能在危险中成就事业

的英雄，也表现出人性中热血、尊严的力量和人格

伟力。周鲁的这一壮举无疑是他人生中最精彩的

一章，作者塑造了这样一个以行动决定他的人生和

命运的人物，他的行动又特别具有时代的意义，在

这一点来说，周鲁的行动具有了热血、不畏牺牲的

意义。

作者希望以热血、尊严来铸造民族精神，知识

分子成为他笔下民族精神重建的一个载体，这个知

识分子正是因为热血首先引起了作者的认同感动，

然后才有紧接着的创作冲动去编织对这个人物的

想象，这种想象是作者与张竞生这个原型精神的合

一，是一种感动之后的化学变化。作者在写作时杜

撰想象了张竞生（江流）逃狱、劫狱的英雄行为，而

这种行为正是作者力图给人们透露出的英雄豪情。

作者的英雄情结在江流这个人物身上得到尽情想

象的表示，这种尽情想象的自我形象或者自我创造

的快乐让作者在作品中最想表达的热血和情意得

到了淋漓的表现。读者获得了一种对于智慧、谋

略、热血的满足的快慰。作者这种代入式的表现方

式和暗含的自我形象的塑造是这部小说能够赋予

江流这个人物以血肉灵魂的重要原因。包括江流

在北大讲性学、生育学的经历都具有了一种历史中

人物真实却梦幻的感觉。江流的思想显然已超越

了时代，就是在今天都是惊世骇俗的。作者在文后

给了革命者江流很多未来的希望，现实中的张竞生

的处境和生活状态远无如此乐观，历史先驱者都要

背负寂寞、不被理解的命运。作者因为内心中更倾

向于好的善的方向，以及不愿让自己有革命热血过

后的失望以及对于江流前景的悲观，他还是愿意给

人们指示一个好的未来，有一个好的期望。无论如

何，对于今日之新青年来说，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光

明的未来。

江流是一个作者心中理想的几无瑕疵的新青

年，这是一个能负担得起一个崭新的时代的新青年

的形象，他面对困难时总能想出办法，面对危险时

总能临危不惧，好像死亡总与他无关。他在狱中用

碎碗片划墙，持之不懈地把墙推倒，他借修管道之

机找到了通向牢狱的道路。我很感谢作者塑造了

这样一个新青年的形象，这不仅表现了作者的能够

承担新青年使命的信心，而且也赋予了江流这个人

物行动的能力和效果，使我们因之可以放心把创造

新时代的任务交给他。小说的最后以江流的被迫

离开高校自己开书店作为结束，这不仅让人深思，

空怀报国理想，有雄心壮志的新青年将走向哪里？

在中国面对西方几百年的现代化成果一起涌向中

国的时候，中国将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面对西

方和自己的历史？江流只是新青年中的一个，还有

很多和江流走的不一样道路的青年又将走向何处？

中国的前方将是什么样的？作者没有告诉我们，但

从魏国的出家中我们仍然还是可以感受到曾经的

腥风血雨、热血奔流、壮志在胸，这也许是作者想提

示给我们的一个时代的伟大的热血，有杂乱，有目

的不明，有侠义，有情意，有一腔壮志，有热血在胸，

有尊严，有乐于牺牲。这就是这个伟大的时代留给

我们的财富。

政治总是沾染鲜血，既然政治必然沾满鲜血，

所以魏国选择了放弃政治。这也成了一个悖论，魏

国当初的理想到底是什么？他想有一番作为，可当

他真的有一个似乎可以作为的舞台时，他发现了原

来他一直追求的政治作为必然沾满鲜血，这也是作

者在思考的问题，当把满清政府推翻后，未来的中

国又将堕入什么样的纷争和斗争中？政治和知识

分子的冲突也可以在江流这个人物身上看出来。

在追求自由和现代性的民主的过程中，现代性的民

主和自由怎样才能不受政治权利的压制，又怎样变

成一种有序的社会秩序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江

流显然也没找到更好的路子，他的退出历史潮流不

仅是对历史潮流的迷惑和无能为力，更是表示着他

将有可能失语于历史。这是一个需要沉潜下来想

一想的时代，过于喧闹、噪杂，充满着枪炮。所以，

作者选择了让江流以一种退出历史中心舞台，魏国

进入空门的无奈方式得以沉思未来，反思过去。

作者的爱情完美观念在周鲁对林月仙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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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复仇，方兰对魏国的忠心不渝，邓玉秀为了爱人

彭良与家庭决裂中得到充分的表现。我想这种完

美爱情的叙述方式与小说中人物所处的革命时代

有关，在革命时代，人有时候会显现出人性更为高

尚最为闪光的部分，因为革命风云让每个人都有生

命之忧，人们会因之更热爱生命，而热爱生命的方

式就是让生命中最伟大的爱情得到最为淋漓至尽

的表达。一个庸常的时代人们会更加乐于斤斤计

较；一个伟大的时代，人们更乐于用生命来表现什

么。或爱情，或义气，或志向，这些都无一例外要染

上那个时代的热血。这个热血不是莽汉的无谓牺

牲。当周鲁面对殖民者的暴虐和残忍时，他能不反

身手刃殖民者吗？这就是人性的热血、暴力的一

面。而作者在文中几次都给这样的人性以展示的

机会。如果你面对屈辱不能奋争，你将失去了人的

血性，而血性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之所以可以骄傲于

自己保持自己的最大灵魂支持。更重要的是，作者

意识到一点热血就可以点燃中国。几个人在那里

呐喊、斗争、反抗还是有用的，只要时机一到，就像

一根引火线，看起来再坚固的大厦也会倾颓。既然

作者相信少数几个人在那里折腾决不会是白费功

夫，倒反而见出革命的艰绝和在合适时候显出的意

想不到的伟力。只要做了，好像就有成果。正是这

样的思想，让作者不惮其烦地让江流用小碗片把墙

凿成几个洞，这是隐喻，暗示着革命像这几个小洞，

却能撕出一个大口子，能让墙上破一个大洞，革命

者因此逃出。作者如果能在江流凿洞的过程中加

进更多的困难会更好，让江流凿更深的洞，需要的

时日更多，将会更加突出革命的艰巨性和一滴滴的

行动的革命所具有的意义。作者似乎在提示人们，

行动，哪怕是一点小小的行动，只要你行动了，只要

你坚持不懈，将会在合适的时机产生出伟大的

力量。

在面对热血和王应的办实业、更冷静地看待历

史之间，作者显然出现了两难。同时，江流完全有

承担新时代使命的能力。他有热血、有情义、有知

识、有智慧、有眼光、有谋略，敢作敢当，这才是中国

未来所需要的知识分子。作者表现出了对热血的

反思一面确实是意味深长的。如果一部作品全是

热血，那么热血将会成为一场大火，烧毁作品。如

果能让热血降降温，确实能让人物、事件、历史呈现

出它本来的或者说是它最本质的面目。这一切行

动是为了什么？它的目的何在？王应只是一个典

型的知识分子，一个知识分子还不足以承担中国未

来的使命。所以，作者让江流继续做新青年，心里

还是希望他继续前进的。文中这些内含的疑惑、矛

盾无疑给作品增添了多重复合思考的意蕴。作者

的意图也许是想告诉读者，未来中国之前途不仅需

要关键时刻的热血，最重要的是知识、文化的重建

和统治。当血流淹没了被摧毁的晚清王朝，作者已

在思索新的世纪中国未来的道路和前途。表现出

了作者作为一个新青年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当新

青年面对新青年，青年的热血是可贵的。胡适说，

青年可以激进，而老人不需激进，最少胡适也赞成

青年是应该激进的，一个民族没有激进的青春朝气

的青年，这个民族就是日落西山了。青年的热血是

一个时代的浪漫和诗意，一个没有诗意的民族是死

气沉沉、庸俗的民族，它将因为不复有热血而失去

自己内在的精气神，也表示了它将灭亡的命运。鲁

迅在《摩罗诗力说》里说德国之所以能抗住拿破仑

的侵略，是因为德国的诗歌和诗意还在激励着德国

的热血人士，他们是青年或者怀抱着青年一样热情

热血的德国人。

从反清团体的形成到反清成功，到军阀混战，

再到对于现实的沉潜反思，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希望

用多重的历史叙述来回归历史、反思历史。历史决

不是教科书上冷冰冰死板板的事件，也不是靠文人

随意杜撰出来的。作者本着对一段历史人物的缅

怀和向往，对一段历史的尊敬，希望用自己对历史

的真实叙述和诗意想象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历

史、历史中的人的想象，让我们在对历史的复述和

想象中从那些民族的脊梁中去寻找我们曾经留下

的血迹，以此来获得人的尊严和关于情意的美德。

作者在文中设置了几个不同性格不同道路的人物，

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新青年道路和中国道路的思考。

我最喜欢的还是作品中表现出的新青年的形象，特

别是其中所表现出的兄弟情义。承担情义的是有

勇有谋不畏苦难不畏死亡的新青年形象，这给了我

们很大的信心和豪情，就是热血在每一个时代都是

维护我们人格尊严和灵魂高尚的精神。这种情义

不仅仅单纯是敢于牺牲、不怕流血，最重要的是这

里面表现着新青年的多种素质，坚韧、智谋、敢于抉

择和行动，是能担当起天下的新青年形象。在这篇

小说中，我们能得到一种由行动产生力量的快感。

周鲁、江流、魏国的果敢无畏让他们的行动虽时时

处于艰难之中，却总是能产生一系列的成效。作者

除了给周鲁一时之血气的痛快外，也给了江流智谋

取得的长久成功，以及王应不赞成刺杀也就是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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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征服的怀疑，这些都包含了作者对中国政治、

革命、文化等的深入思考。周鲁一枪毙了威尔逊，

仿佛是要颠覆中国人对洋人奴颜婢膝的命运。又

一刀血刃了嚣张无比、杀害林月仙的英国人查理的

命，那时，这个英国人正和虚伪的洋教士谋划着怎

样用鸦片赚中国人的钱。这一幕特别意味深长，洋

教士正在布道，说的和自己做的截然相反，让人们

感到了教士的虚伪。宗教对于这个洋教士已经成

为了一种例行公式、形式，丝毫也不能触及他的内

心。管带何广成激愤剪辫，资助银两放走周鲁，暗

示着大清帝国的没落和中国人在压迫中不甘屈服

的品格。作者让清朝大臣正义不屈，这也是对历史

的一次正视。在文中，民族的热血形成了一条内在

的河流，从明末的反清会，到清管带的激愤剪辫、放

走周鲁，到江流的反清革命，这股气血中呼号的正

是一场民族的凤凰涅?和中兴。它以青年为时代

主体，如果青年的血都冷了，就会像鲁迅所说：“因

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灭，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

了。”这个身中的迟暮我们可以想象正是中国在每

个国人身中的影像。

一方面是对旧的制度的截然否定，一方面是对

制度中的人的肯定，小说中所要表达的血性不仅赋

予了作者主要描写的新青年，更赋予了那些面对清

朝的腐败无能痛感耻辱的清朝大臣。在这个潜在

的线索中，作者要宣扬的民族血性、人生情意就不

仅仅是新的青年仅有的，这种眼光会让读者将思考

的触觉伸向更遥远的历史和历史中的中国人，这

样，新的血性将不仅仅是这一代人才有的，而是过

去、现在、未来都一定会有的，故事中直接的冲突主

要来自于对洋人的反抗，似乎对清政府的腐败、压

迫等无过多笔墨，反而在作者笔下清大臣、官员似

乎大都是一腔正义的，即使捕捉江流一伙，也是因

为职责所在，作者也并没有谴责他们。作者似乎不

想过多地揭示清朝内部的腐败、压迫，而更愿意借

助对历史理解的方式认同清朝必将灭亡。没有一

个朝代是不灭亡的，腐败的政权体制必将被新的革

命力量和新的政权体制所取代，对于作者来说，这

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作者在文中反而不用笔墨去

描写那些在他看来是不言自明的腐败必将为新生

的所代替的真理，反而在对清朝的挽歌中希望在精

神、血脉这一条线索上让人们看到民族的精神、血

性的一脉相承。这是一种沉稳睿智的眼光，我们不

能因为欢迎新鲜事物而把传统全部打倒，这将会导

致民族文化、精神的断根，最终失去自己的血脉、血

性、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作者用的是一种历

史的理性的态度，这样的态度放在新其血性的小说

中，更可看出年青一代对于中国历史、民族精神、个

人命运的成熟思考。

作者头脑中的新青年形象到底是什么样的？

具有什么样的特质？新青年在作者的心目中是一

个飘扬的青春形象，一个民族不老的神话。即使江

流老了，作者仍然愿意称他为新青年，所以，江流说

“不辞长作新青年”。新青年的魅力从何而来？我

们可以追溯一下作者对新青年这个形象的情有独

钟。因为对那一段民族热血历史的追忆，对一代中

国青年求索的热忱的钦羡，作者希望在这一段历史

中能找到自己为何青睐钦羡于它的原因。就像是

作者自己的一次心灵探究之旅，希望在这一次对于

历史人物的塑造中找到自己当初如此激动于这段

历史的原因。当作者在杜撰这些人物时，仿佛是作

者在一次次地证明为什么我如此钦羡敬佩这段历

史中的英雄豪杰？他们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想写

他们，把那段历史呈现给人们？作者的愿望通过故

事和人物找到了自己内心一直隐藏的情结，就是对

历史中挺身而出的一代新青年进行塑像，以此完成

自己在历史中一次自我的热血有为的青年形象模

拟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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